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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黑暗世界的戰爭依然持續著，沒有人知道起因是什麼，甚至不知道敵人到底是誰，所有人只知道這場戰爭的走向了越來越慘烈的地步，他們只要殺死或打倒他們所遇到的任何敵人。



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只能用我雙眼去記憶我所能看到的故事。



在城市的一角，街上的行人早已經逃離了這條大街，因為兩個來自黑暗世界的戰士本田和艾琳娜面對面的對峙在大街上，正常的普通人都知道一些關於黑暗戰爭的事情，都知道這些黑暗戰士從來就沒有顧及別人的想法，被波及的人就只能自認倒楣。



所以大街上只剩下本田和艾琳娜在對峙著，在沉默地對峙著。



他們之間的五米距離對於黑暗戰士的攻擊來說只是一瞬間的距離，但是這一瞬間已經能讓任何一個黑暗戰士反應過來，更何況在這種面對面的對峙狀態下。



他們都在等待著，一個機會，一個可以發動攻擊的機會。



一連串短暫而密集的碎裂聲在寂靜的大街上突然響了起來，對峙中的兩人立時反應起來，附近還有黑暗戰士在激戰，聽這傳來的聲音就可以確定，那邊勝負似乎已經分出來了。



速戰速決，本田和艾琳娜作出了第一個反應，也唯一一個反應。



本田突地一下前衝，借助這下突擊的攻勢，極速的百烈掌已經襲到了艾琳娜的面前，想退卻略略遲緩了一些的艾琳娜雙肩被本田抓在手裡。



在近似絕殺的頭槌撞發出前一瞬，為了自救的艾琳娜強行以脫臼的方法掙脫了本田雙手的禁錮，用上身為中心以一招反全旋踝落，狠狠地鋤在本田的背上。



被這狠狠一下打到失去一點平衡的本田，強行後退一步穩穩地站在了地上，卻沒有想到，因為反全旋踝落而躍上半空的艾琳娜已經完成半空轉體，以正面的方式落在他的背後。



什麼也不需要多說，任何一個黑暗戰士也不放過這樣的機會，只是一下橫向抽踢，落點在脖子。



因為修行卡波拉而產生的強大踢力，造成了這一下簡單利落的斬首，人頭就這樣離開了身體，飛落在地上。



落地之後的艾琳娜沒有露出任何興奮的情緒，而迅速地自行接上已經脫臼的關節。因為另一個已經殺死對手的黑暗戰士很快就會出現在這裡，和她開始第二場的戰鬥。



在她剛接好關節時，一道人影從附近的大廈上面飛撲下來。



突擊？？



不！！



以肢體的扭曲和破損程度而言，那是死人才對。



剛想踢飛這屍體的艾琳娜，突然發現不對勁，迅速向一邊跳開，因為屍體背後的一道身影已經一腳踢在了這屍體上來緩解那強大的下衝力。



受到了兩倍衝力的屍體在落地之後，立刻炸得四分五裂，鮮血和屍塊飛到四處都是。



艾琳娜接著飛過來的人頭，隨便看了一眼。



「蘇杜姆！」



對於黑暗戰士來說，死人是不需要記住的東西，要得只是把他的資料從自己的記憶中抹去。



另一邊的阿頓落在了本田的人頭旁邊，他很隨意地像踢足球一樣，將這個人頭挑到手中。



「嘿！！！」



兩個人頭撞了在一起，飛濺的白色腦漿代表著又一場戰鬥開始了。



阿頓的足技代表了力，每一下大開大闔，猶如刀斬斧劈一樣，艾琳娜知道自己接不了一下，幸好力大則技拙，接不了就躲。



艾琳娜的足技則是技巧的表現，靈活輕巧，讓人防不勝防，每次都能輕易突破阿頓的防禦線，直接擊在阿頓的身上，可是艾琳娜的每一擊對阿頓來說，都是太輕了，不是打在要害上，根本不需要去在乎。



黑暗戰士的戰鬥如果不能在短時間內結束，在沒有意外出現的情況下，一般都是變成兩敗俱傷的拉鋸戰。



可是意外之所以叫意外就是因為讓人意想不到。



當艾琳娜又一次藉著阿頓出招後的空隙，輕易地在阿頓右側留下了一擊，但是阿頓的右手突然鎖住了艾琳娜的右腳，左手輕輕地一拳打在了艾琳娜的小腹。



雖然只是輕輕地一拳，但已經讓艾琳娜痛得蜷縮在地上無法動彈，也無法開口說話。



「妳似乎忘記了，泰拳能使用的，不是只有腳而已。」



說完這話的阿頓，隨手把艾琳娜敲暈以後，把艾琳娜扛在肩上離開了這條大街。



對於黑暗戰士來說，失去戰力被捕抓就會變成別人的戰利品，將會失去了本身擁有的一切，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不過這個待遇只有女性的黑暗戰士才有機會去享受。



艾琳娜從不舒服的昏迷中醒了過來，頭一陣一陣的疼痛，很不舒服。



她睜開了她美麗的雙眼，看到的只是一面白色的牆。



這裡是？？？



觀察著陌生的環境，她打算起身卻發覺身體不聽使喚，這才使她發現自己的身體被人用繩子緊緊地束縛著。



雙手被人用後頭兩手縛的方式，緊緊地捆在腦後。



小嘴因為卡著一根奇怪的人骨，只能發出一些奇怪的聲音。



身上的衣服早已經被人剝掉，綁了上龜甲縛。



雙腳的腳踝、腳掌和腳指頭都被繩索纏繞著，拉開雙腳以後，在身體後面結實捆綁著。



這樣兩腿用極大角度張開，下身以這樣的方式徹底暴露著。



繩索非常巧紗地纏在艾琳娜無法發力的地方，使她不論怎樣掙扎也沒有辦法擺脫這個屈辱的姿勢，只能讓她保持著這個樣子來等待著。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被汗水浸透的繩索似乎收緊了很多，將艾琳娜的身體拉到了極限，讓她想動一下也成了妄想。



似乎過去了很久，也似乎只過去了一陣，艾琳娜看不到的背後有人推開門走了進來。



「出去談點事也能被偷襲了三次，看來這場戰爭已經徹底亂了！！」



回來的阿頓雙手沾滿紅白相間的顏色，很隨意地對動彈不得的艾琳娜說道。



無法說話的艾琳娜只能以奇怪的聲音回應著，在她踏進這場戰爭時，就已經覺悟了。



「還有一個小時！！」阿頓從後面抱起了艾琳娜。



對黑暗戰士來說，前戲是不需要的。



阿頓將自己的陽具對準艾琳娜的陰道，就直直的插了下去。



根本不在乎艾琳娜的感覺，阿頓閉著眼睛，一下一下認真的用力插著滿是淫水的陰道，狹小的陰道壁，緊緊的包著阿頓的陽具，不時的自然收縮使阿頓爽快的緊皺著眉頭。



隨著阿頓的抽插，艾琳娜的身體不斷抖動著，陰道裡也開始流出了渾濁的液體，女人在受了刺激後，不管是不是自願的，下面都會對刺激予

以回應，也許這是女人的悲哀吧！



（黑暗戰士艾琳娜）



突然，阿頓感到腰間一緊，「啊……………」一聲長嘆，精液自龜頭噴射而出，深深的射入了艾琳娜的陰道最深處…………



活過後的阿頓默然地看了動彈不得的艾琳娜一陣，隨手給艾琳娜打了一針肌肉鬆馳劑後，就解開了艾琳娜身上的繩子，扛著她離開了這個白色的房間帶到了另一個房間裡面。



將她放在一張金屬床上，對嘴裡依然卡著人骨的她低聲說道。



「再見了！！雖然我知道妳是不可能活著離開這裡的，但是希望我自己下次還有命看到妳的樣子，可愛的艾琳娜！」



阿頓離開了，很快就有兩個穿著工作服面無表情的人走了進來，直接從邊上拉來水管對艾琳娜的身體進行沖洗，像洗活豬一樣的沖洗。



前前後後沖洗了好幾次後，兩人就直接將水管塞入艾琳娜的嘴巴和肛門裡面，對內部進入直接的清洗，一次又一次灌入，一次又一次排出。



這時，艾琳娜已經進入半昏迷的狀態。



確認已經徹底清洗乾淨了，兩人就合力搬來了一個奇特的金屬架子，一個豐字型的金屬架子。



兩人從背後將架子的肛門塞上盡數刺入了艾琳娜的肛門，並在艾琳娜脖子處鎖上連在架子上的金屬項圈。



稍稍調整一下金屬架子中上下兩橫的位置後，兩人就給艾琳娜戴上金屬製的手腳套。



向上下兩個方向強行拉緊，再反折背後連在一起，讓那兩橫金屬條剛好卡著艾琳娜的肘關節和膝關節，把艾琳娜的身體拉開，拉成一件藝術品。



其中一人將金屬架上的那一短橫金屬刺拔出來，穿刺在艾琳娜兩個乳房的根部，這一下讓半昏迷的艾琳娜清醒了過來，但是肌肉鬆馳劑的效果讓艾琳娜依然不能動彈。



處理完後，兩人就將固定在架子上的艾琳娜抬到了隔壁的工作間，裡面放著屬於艾琳娜的最後安眠之地——



兩米高的巨型玻璃管。



他們小心地將固定著艾琳娜的金屬架子從玻璃管的上方緩緩放進去，將架子放進玻璃管底部和邊上的凹槽中，再蓋上密封的特製蓋子，最後他們開始對玻璃管注入沒有生物能生存的超重水。



水一點一點的上升，先是接觸到膝蓋，艾琳娜因為寒冷的水溫而抖動了一下，只是抖動了一下；



十五分鐘之後，水入侵了艾琳娜的陰道和子宮，在冰冷的刺激下，艾琳娜失禁了，尿液浮在超重水的表面；



又過了十五分鐘，水已經浸到了艾琳娜的乳房，嘴裡卡著人骨的艾琳娜似乎在叫著什麼，但是沒有人聽到；



又是一個十五分鐘，水已經把艾琳娜淹沒了，空氣和生命不斷從艾琳娜沒法合併的嘴裡，從她的鼻孔裡流失，但艾琳娜卻無能為力。



當超重水趕走了所有的雜質後，艾琳娜也安眠在這個玻璃管裡面，成為一件美麗的藝術品。



旁邊的兩人在確認沒有任何雜質在玻璃管裡面後，密封好玻璃管並貼上標籤——



黑暗戰士艾琳娜。



之後艾琳娜就被放入地下收藏庫，和更多同樣的玻璃管存放在一起。



在十六天後的黑暗拍賣會裡，艾琳娜被一位隱身富豪以三千萬的高價拍走，最後去向不知。



而阿頓並沒有出現黑暗拍賣會裡，因為在他和艾琳娜告別以後的第五天，就被一支苦無刺穿了心臟消失於荒野之中。



拔下苦無的息吹，舔著上面的鮮血，輕輕地笑道。



「隆，下一個就是你了！！」






第二章









隆，黑暗世界中頂級的戰士之一，半年前和自己的師叔豪鬼在一個火山島上進行了一次兩敗俱傷的死鬥後，不知所蹤，傳說他隱藏在一處原始叢林裡修養著。



我看著手中資料，同時也在觀察著這個盤坐在叢林深處的隆。



自從與豪鬼一戰後，隆的內心就出現了兩個不同的聲音，殺與不殺。



豪鬼身上那種越殺越強的意志，對隆來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震動。



雖然那一戰的傷，早就好了，但是這兩個聲音一直纏繞在隆的內心深處。



不論好與壞，戰士必須擁有堅定的心，猶豫不決的戰士沒有戰鬥的資格。



這是當年出師的時候，師父豪拳對隆的最後教導，因此隆暫時隱藏在這個原始叢林裡面，思索著自己的心，也在思索自己的路。在殺與不殺之中，找到自己的路。



可是三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隆還是沈在這兩種聲音中不斷的搖擺著，所以隆一直在原始叢林裡面思索著。



但是黑暗戰爭畢竟是黑暗戰爭，只要加入了這場戰爭，安靜的日子就一去不返了。



隆和豪鬼的那一戰，兩人毀滅了火山島的同時，也將對方打成不得不修養的重傷狀態。



重傷的頂級黑暗戰士，這一個認知讓大量低級黑暗戰士看到了一個機會，一個殺死隆或者殺死豪鬼的機會。



但是看到機會，不代表著能把握住機會。



息吹，修煉忍者體術的暗殺者，同時是二級黑暗戰士。



她也看到了這個機會，但她很清楚，受傷的頂級黑暗戰士，依然是頂級，正面對抗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所以她在等，等待一個時機，等待一個足以致命的破綻。



整整半個月的時間，隱藏中的息吹看著一個接一個黑暗戰士被隆重創，然後自行倒斃在離開叢林的路上。



看到這種情況的息吹立刻明白隆似乎在修煉著什麼，但他現在卻在迷惑中。



這或許就是隆現在唯一的破綻，可是她還是沒有機會動用這個破綻。



直到另一個黑暗戰士雨果的出現，看到這個以巨大破壞力而出名的雨果，息吹也看到了自己的機會。



拔出兩支鎢鋼苦無，息吹集中了所有的精神，等待著那不到一秒的唯一機會。



一塊巨大的石頭狠狠地從隆正面砸來，隨手的一拳粉碎了這塊石頭後，隆從碎裂的石塊空隙中看著那一個隱藏在石塊後面已經近在咫尺的黑暗戰士雨果，直到雨果的強壓捶擊要命中的前一刻，才簡單的後退了一尺三寸，剛剛好閃過了這一下重擊。



不能收勢的強壓捶擊直直地擊中了地面，讓方圓三尺的地方硬是下陷了一寸。



「其力散而不聚，沒用的！！」



隆隨口指出了雨果的缺點，可是雨果根本沒有理會隆所說的話，雙手直接打出了上勾拳，同時左腳踢出了極其陰險的撩陰腿。



可惜的是，這根本沒有用，因為那時的隆已經站在了雨果伸出的腳上，順勢用雙手托住了雨果的手肘，氣瞬間侵入了雨果的手肘。



砰！！！



雨果的雙手被波動勁給炸斷了。



專心修行波動的隆在那一戰中領悟了很多東西，包括對波動的理由和運用。



可惜之前來襲的傢伙等級太低，隆徒手就能解決他們。



忘記了劇痛的雨果前衝了一步，使出撞擊技——



突撞，這是一種超短距離撞擊技。將對方撞飛一小段距離後，再施以飛壓或踐踏來擊殺對手。



在這樣情況下，的確是非常正確的判斷。



唯一不對的地方就是他對上的對手是隆，突撞被隆強行打斷，零距離波勁爆破。



雨果還在沒有反應過來，就被炸成飛散的血肉。



在那一瞬間，隆停頓了，停頓了二分之一秒，因為他似乎感覺到了什麼。



等待了半個月的時機終於出現了，精神高度集中的息吹立即擲出了手中的兩支鎢鋼苦無。



由於精神上的突然混亂，隆遲了一點點才發現飛襲而來的鎢鋼苦無，隨手夾住第一支後，才發現隱藏在第一支影子裡面的第二支，隆傾盡了全力硬是向左橫移了一寸，讓第二支在脖子邊擦過，帶起了一絲鮮血。



思想是一種奇妙的東西，當沉迷在一個問題裡面時，可能花上十年也想不通，也可能在一瞬間裡面想通，看得就是有沒有這個機緣去想通。



就在死裡逃生的一瞬間，精神極度集中的隆進入了奇妙的精神境界，迷惑了他幾個月的問題也在那一瞬間想通。



殺與不殺，本來就沒有什麼分別，專心於自己的本心就好了！！



隆向隱藏在叢林中的息吹看了一眼，緩緩地揮出了拳頭。



被那一眼的目光震動的息吹驚覺事情已經不妙的時候，一下無聲無息無影無蹤的重擊打在了息吹的身上。



息吹在倒下的那一刻，才看到了隆已經站在她的面前收回了拳頭。



「很快…………」



「已經很慢了！！」隆對著徹底昏迷的息吹隨意說道。



「或者在這裡再住上一點也不錯啊！！」



收到從黑暗協會訂來的各種東西以後，隆將依然在昏迷狀態的息吹抱起來剝去所有的衣服，用後手縛先捆住息吹的上身，然後從背後捆綁雙手處拉出兩股繩索把息吹兩邊的大腿和小腿捆在一起，在腿彎處收緊。



接著，隆在息吹的脖子用繩索中段綁上兩圈再打上死結，免得她因為窒息而死。



而繩索兩頭的部分則纏繞在腳踝處，將腳踝拉起來吊在小腹處。



確認息吹被緊緊捆成一團後，隆就用塞口球塞住了息吹的小嘴。



剛準備幹什麼的時候，隆停下了手，將息吹放在地鋪上，直接踏出這個小小山洞。



就算脾氣再好，也不會高興在這種時候被外人打擾的，更何況是處身在黑暗戰爭的黑暗戰士。



十幾個人昏倒在叢林裡面，失去了活動能力的他們，就這樣被隱藏在叢林裡面的生物吃成了一具具乾淨的白骨。



處理好一切的隆回到了山洞，站在從昏迷中清醒過來的息吹面前，看著她不斷地掙扎。



和身體的不停掙扎相反，息吹發現自己的體內正因為繩索的緊縛而產生莫名的快感，息吹發覺自己的乳房慢慢脹大，乳頭更硬直起來，處女的蜜壺更慢慢滲出愛液。



隆看到息吹的戀化以後，從後面抱起了息吹，直接將陰莖抵在息吹的陰戶上，怒脹的龜頭被息吹的陰唇輕夾著，隆改以雙手用力揉動息吹的乳房，息吹明白到將面對的事情，眼角流下屈辱的淚水。



隆雙手用力一扯，以息吹的雙乳借力，陰莖已擠進她未經人事的陰道內，轉瞬間，隆的龜頭已抵在息吹的處女膜上。



隆把陰莖抽離少許，再狠狠的插進息吹的嫩穴內，陰莖先刺穿息吹的處女膜，再深深插進少女的體內，處女血由息吹的陰道口流出。





（暗殺者吹息）





下身被穿貫的息吹，只感到極度的痛楚，隆舒服得眉開眼笑，不停用力抽插，息吹卻痛得不停扭動呻吟，下陰的痛楚傳遍了息吹的全身。



抽插了相當一段時間以後，隆發出了一聲吼叫聲，陰莖全力的插進息吹的身體深處，白濁的精液不停的洩射到息吹的子宮壁上，直至大量的精液充斥在息吹的子宮內。



激情過後，兩人不約而同的開始休眠。



短短的兩個小時，憑藉忍者體術的特殊技巧迅速回復了體力的息吹從休眠中清醒了過來。



她看了一下依然在休眠中的隆後，就開始輕輕地尋找著脫困的方法。



以不可能的方法活動著全身的每一個關節，扭曲，壓縮，甚至脫臼，息吹的雙手終於從繩索的緊縛中成功的脫困了。



當息吹掙脫所有的繩索後，她連嘴裡的塞口球都沒有解開就直接從自己的衣服裡面抽出苦無，回身刺向了休眠中的隆。



可惜的是，在刺中以前，雙手手腕就被人抓住，不能再前進一點。



隆也沒有多說什麼，直接一扭，一拔，再一斷，將息吹的整個手腕削了下來，再噴上強化外用療傷噴霧強行將傷口癒合。



息吹眼睜睜地只能看著自己的雙手變成殘廢，不過隆並沒有就此停下手來，抓起了息吹的一隻腳，用同樣的方法將腳踝削了下來，另一隻也是同樣的待遇。



無法叫出的痛楚只能化為眼淚流出來，徹底變成殘廢的息吹只能依附在隆的身邊苟延殘喘的活著，沒有自尊的活著，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直到隆開始收拾東西的那一天。



一具非常結實的石棺，大量的繃帶，還有特製鐵鏈，由黑暗協會的快遞送到了這個山洞裡面。



「我不會讓別人褻瀆妳的身體！！」根本不等息吹的回應，隆就給她塞上了塞口球。



正準備用繃帶纏繞時，隆想起了什麼，從手腕的珠串中解下一顆黑色的珠子塞入息吹的陰道裡面。



「算是給妳留個記念吧！！」



之後，繃帶從手開始，手臂、胸、腹、下體、腿、腳、直到把腳完全包裹，息吹除了頭部以外都包裹在一片雪白裡面。



接著，息吹的雙手反折到背後，隆用特製的鐵鏈將息吹緊緊壓制著，脖子、肩膀、雙手、胸部、腹部、下陰、雙腿，無一例外。



接著，繃帶開始了第二層的保護，隨著繃帶一圈一圈的包裹在息吹的身體上，上百米的繃帶足足把她身體的一切包了個夠，連臉部也包裹在這一片白色裡面。



最後，隆將包裹好的息吹，輕輕地放在石棺裡面，用泥土將息吹掩埋起來，直到石棺裡面所有的空間被泥土所填滿後，才蓋上了棺蓋。



「安息吧！！」



隆在石棺面前，簡簡單單地說了這樣一句後，就轉身走出了山洞。



最後向上揮出一拳，打碎了山洞的入口，泥土和碎石將裡面一切都封印了。



息吹躺在石棺裡面，無法動彈的等待著安眠的一刻，陪伴她的只有黑暗。



不知過了多長的時間，可能是一分鐘，可能是一個小時，可能是一天，息吹終於安眠在這具石棺裡面，永遠的安眠。



而再次踏足世界的隆變得更加強大，他貫徹著不殺的本心，再也沒有一個黑暗戰士直接死在他的手中，但是無數的黑暗戰士卻因他而死。



黑暗戰爭並不是只有人類在參與，還有很多異生物也參與到這一場戰爭裡面。



丹，隆和肯的師弟，同樣參加了黑暗戰爭的他，遇上了一個非人類的對手。






第三章









惡魔戰士，這是用來稱呼參與黑暗戰爭的非人類，他們比一般的黑暗戰士更強，更具破壞力。



先天上的優勢令惡魔戰士非常自傲，從來就沒有將黑暗戰士放在眼裡。



讓旁觀者可惜的是，在他們見識到頂級黑暗戰士的強大時，已經沒有機會後悔了。



貓女菲麗西亞站在空曠的廣場中心死死地盯著站在三百米外的一級黑暗戰士丹。



現在的她早已經被氣瘋了，自從她和丹遇上以後，打了整整一天，她就被丹用各種各樣的挑釁技挑釁了整整一天，但是她找不到讓這個傢伙消失的任何方法。



從戰鬥開始，菲麗西亞就尋找著能丹身上留下傷口的方法，可惜每一次爪子在丹身上劃過以後，都像是在水中劃過一樣沒有任何的痕跡。



攻擊沒有效果也就算了，可是每失敗一次，丹挑釁一次，還次次都用不同的方法挑釁。



一二次挑釁，可以忽視；



五六次挑釁，可以無視；



十多次挑釁，可以不聽；



二十次以上，可以忍；



五十次以上，可以再忍；



上百次以後，直接火大了！！！



被氣怒的菲麗西亞出手越來越狠，可是依然沒有效果，還受到了丹越發厲害的挑釁。



最終，菲麗西亞被徹底氣瘋了，就像被激怒的貓咪一樣，什麼也不管了，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眼前這個丹給宰掉了，然後撕成一片一片的碎片。



「狂化了？？呵呵，那就看看妳還有什麼能力了？？」



丹隨意說了兩句，可是那種異常挑釁的語氣卻讓菲麗西亞更加憤怒。



菲麗西亞的速度瞬間加快了整整一倍，雙爪狂如疾風暴雨，看似雜亂無章，實則招招凶殘絕倫，誓要在丹的身上留下一個沒有機會癒合的傷口。



可是身處在菲麗西亞攻勢中的丹卻像是一塊在河川矗立的岩石一樣，讓菲麗西亞的所有攻勢像水一樣流過他的身邊，只是流過而已。



任何一個正常的黑暗戰士或者惡魔戰士看到這種被稱之為流水制空圈的技巧，都會立刻想辦法逃離戰場。



原因是這種技巧在上次黑暗戰爭中就是一種號稱不敗的技巧，雖然最後被一個狂人一拳將其打爆，但是在這次黑暗戰爭中還沒有出現那種級別的狂人。



可是徹底被氣瘋的菲麗西亞已經這種認知給忘記了，徹徹底底的忘記了。



戰鬥的局面已經被丹掌握在手裡，正確來說，從一開始，戰局就被丹掌握在手中。



丹只需要在合適的時機打出簡單的一拳，被氣瘋的菲麗西亞只能乖乖地躺到地上昏迷過去了。



「不需要再看了！！」坐在我旁邊的人，關掉了眼前的大螢幕。



一隻雕刻成貓型的水晶棋子，被我從手邊的棋盤上移走了。



「你還真行啊！！破解流水制空圈後，還能教出一個用流水制空圈的戰士來。」



「我從來就沒有教過他，只是指導了一下。再說，流水制空圈這種東西我也不會！！」說著，我隨手按下了一個小小的按鈕。



惡魔戰士比黑暗戰士強大，普通的繩索沒有辦法壓制那些被捕抓的女性惡魔戰士，要對付她們只能用這種用鋼絲和頭髮絲纏繞而成的強化繩索。



丹為了不讓菲麗西亞利用爪子自行脫困，特意在捆緊菲麗西亞的手腕後，用強化絲把菲麗西亞的每一根爪子固定在手臂上。



之後丹在菲麗西亞身上捆了三重強化繩索，還以菲麗西亞的雙腕作為施力點巧妙的將菲麗西亞的上半身綁的緊緊地，令菲麗西亞只能以極小幅度扭動一下身體。



接著丹用多道繩圈將菲麗西亞的大腿和小腿纏繞在一起，繫緊左右腿的繩圈，繞到背後在手腕收緊了一圈，再向下纏繞在菲麗西亞的雙腳之上。



全身上下所有的強化繩索以巧妙的方法纏繞在一起，每一個著力點都壓制在菲麗西亞沒有辦法出力的地方，再加上相互扣在手腕上的強化繩索，把菲麗西亞捆個結結實實。



塞上塞口球以後，菲麗西亞也清醒了過來，捆得結結實的她只能做出幾個無用的掙扎動作。





（惡魔戰士 貓女菲麗西亞）





正當丹抱著菲麗西亞準備享受這個戰利品的時候，一陣極不合時宜的敲門聲響了起來。



臉色有點扭曲的丹放下了菲麗西亞，刷的一下打開房門，死死地盯著敲門的傢伙。



同時認定了一件事，如果眼前這傢伙不說出一個足夠的理由來，他立馬會將他撕成七塊。



「有位先生給你留言了，協會認為事關重大，所以打擾了一下。」敲門人恭恭敬敬地說道。



「那留言就是：我要菲麗西亞。」



「這算什麼意思？？你們黑暗協會不能把那個人打發掉嗎！！！！」



知道情況的丹估計這是某個勢力龐大的富豪提出的請求，可是從來就沒有放誰在眼裡的黑暗協會怎麼會………………



「協會沒有能力打發那位先生！！」



沒有能力？？？？？丹聽到這句話以後，一陣徹骨的寒意從內心深處冒出來了。



黑暗協會的成員一向在所有的黑暗戰士和惡魔戰士中挑選的，唯一需要的資格就是活到黑暗戰爭結束以後，雖然沒有人知道黑暗戰爭怎樣才算結束，起碼能活到黑暗戰爭結束的不是強者就是瘋子。



能壓制他們的，果然只有………………



非常明白的丹扛起了動彈不得的菲麗西亞，將她帶到了一個特殊的房間裡面，一個鋪滿了特殊金屬板的房間。



一個小小的金屬馬鞍，分別安裝在帶有五腳支架的實心不銹鋼管上面，馬鞍上還有一根隱藏機關的金屬陽具，丹將菲麗西亞安放在馬鞍的上面，讓金屬陽具從肛門裡面插了進去。



按下一個開關以後，金屬陽具在菲麗西亞的直腸裡張開了幾個倒鉤。



現在菲麗西亞全身的體重都支撐在那個小馬鞍上，也就是一個無法擺脫的木馬了！



菲麗西亞全身的重量都被壓迫在下體最柔軟的部位，但她沒有方法擺脫這種不幸的情況。



丹像撫摸小貓一樣，在菲麗西亞的頭上撫摸了幾下。



「妳比很多人都要幸福啊！！真的！！」



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話後，丹就離開了。



他下次再看到菲麗西亞的時候，菲麗西亞以一種永恆的狀態出現在丹的面前，那時黑暗戰爭早已經結束了。



時間不停的流動著，菲麗西亞在空曠的房間不斷地痛苦著。



死亡並不痛苦，痛苦的是，知道自己已經接近了死亡，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



每一段時間，金屬陽具就灌入了大量液體，但是這些液體好像緩慢的消失在自己的體內。



一種奇怪的感覺隨著這些液體的消失，而漸漸地出現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這種感覺讓菲麗西亞非常的不自在，似乎這些液體在侵蝕著自己的生命。



不知過了多久，當第十五次液體消失在自己的體內以後，就菲麗西亞再也沒有感覺到液體灌入了。



被關起來的門打開了，進來的人也沒有說什麼，可能是因為不需要的關係。



他解開了菲麗西亞的塞口球，也解開了束縛著菲麗西亞的強化繩索。



失去了束縛的菲麗西亞發現自己什麼也做不了，雙手和雙腳軟綿綿地下垂著，不管菲麗西亞怎麼想活動起來，還是沒有辦法活動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甚至連說話的能力也失去了。



現在的菲麗西亞就像是一個人形的娃娃，一個依然活著的人形娃娃。



工作人員將菲麗西亞的身體各部分都整理好以後，就離開了。



門再次關上了，房間裡面的溫度開始一點一點的上升。



菲麗西亞感覺到身體很熱，但是汗水卻沒有在菲麗西亞的身上出現。



奇怪的情況讓菲麗西亞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經到達了要結束的地步，只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還能持續多久呢？？



溫度不斷地上升，上升到臨界點九十九度以後，就停下來了。



熱，很熱，菲麗西亞每一次呼吸都感到了熱，溫熱的感覺在菲麗西亞的身體裡面緩緩地流動著，將菲麗西亞的生命一絲一絲地抽走。



生命的流失是漫長的，對於惡魔戰士更強大的生命力而言，需要的時間就更多了。



在瀕死邊緣一遍又一遍的徘徊了七個小時後，菲麗西亞終於靜靜地離開了。



之後，菲麗西亞就被送她應該去的地方。



「好好地休息吧！！雖然五年前你很不聽話的離開了…………」



我一邊梳著菲麗西亞的頭髮，一邊對坐在玻璃椅上的她說道。



惡魔戰士中，有一部分被稱之為亡者，他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從冥界回來了。



有些安葬了別人，有些被別人再次安葬了，玲玲和麗麗卻選擇了在戰爭結束之前將自己再次安葬。






第四章









對付一個亡者，可以說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情。



幹掉一個死人，絕對幹掉一個活人來得麻煩。



尤其是那些已經死了上千年，卻再次從墳墓裡面爬起來的。



隨手一爪，巨大的爪子將一個黑暗戰士的人頭抓了下來。



一朵血花在天空中綻放出一瞬間的美麗以後，就凋謝在這片大地之上。



沉默的麗麗看著從天空中散落的血點，好像想起了什麼，伸手接住了依然溫暖的血。



「原來，還有血是暖的。」



不知什麼時候就已經站在麗麗身後的玲玲，手掌中同樣接住著一滴飛散的鮮血。



上一次感覺到這種溫暖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似乎在那個自己依然擁有著生命的過去，在那個親人依然活著的過去。



之後，靈魂與身體就沉睡在永恆之中，再也沒有感受到



任何的溫暖，冰冷的鐵鏈，冰冷的棺木，冰冷的木釘，冰冷的墓室，一切都是冰冷，甚至連太陽的光芒也是冰冷。



一個突然飛來的小巧東西，打斷了玲玲的沉思。



玲玲看著這顆從遠處飛到自己面前的手雷，卻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只是眼睜睜地看著手雷在近距離爆炸了。



火光、氣浪，還有濃煙將玲玲和麗麗徹底吞沒了。



是來不及，還是…………



襲擊她們的人是羅蘭多，一個從來不在乎名譽和手段的黑暗戰士，在正面戰和偷襲戰不存在戰勝可能的情況下，羅蘭多投出了手雷。



似乎很成功，她們沒有反應過來就被爆炸給淹沒了。



羅蘭多靜靜地站了起來，看著冒起的硝煙。



美麗與殘酷的黑暗戰爭啊，羅蘭多笑了，可是這個笑徹底凝固了。



一隻手從後面穿透了他的胸膛，強化防彈衣完全沒有起到它應該起的作用。



看著別人的手握住自己的心臟，讓這顆心臟在自己眼前活躍地跳動著，那種感覺很怪，真的很怪。



「妳們……到底是……什麼？？」



沒辦法看後面的羅蘭多只能看到從黑色硝煙中走出來的麗麗，絲毫無損的麗麗從後面刺穿了羅蘭多的玲玲什麼也沒有回答，也不想回答，直接就粉碎了這顆脆弱的心臟。



羅蘭多倒下了，完全沒有在意的玲玲和依然沉默的麗麗向著城市的走去了。



「殭屍女皇！！真的很強！！」站在樹梢上的一道身影感嘆了一句。



「你怕了？？」樹下的身影淡淡地回應道。



樹林回復寂靜了，卻只是回復了寂靜。



雖然他們很想使用偷襲的方法，但是身為武鬥世家的榮譽，身為戰士的尊嚴，他們最終選擇站在了入城的大道上，等待殭屍女皇的來臨。



有著陰陽雙龍之名的他們很清楚，他們戰勝殭屍女皇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



但是這幾年在黑暗戰爭的戰場上，命運總是有意無意的將他們引到了殭屍女皇的身邊。



逃避了數十次以後，他們自己也想清楚了，戰，可能會後悔一時；



不戰，也許會後悔一生。



戰鬥在這條大道上開始了，沒有人知道這場的戰鬥經過，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所有人只看到了戰鬥的結果，戰場徹底毀了，殭屍女皇被打敗了。



這場戰鬥以後，無數人向他們問起了戰鬥的經過，他們從來都沒有回答過。



因為想答時，卻想不起來；



想起來了，卻不願再回答了。



不過，那畢竟是未來的事情，現在的他們坐在休息用的房間裡面，看著躺在床上捆滿了強化繩索卻是安安靜靜像睡著一樣的玲玲和麗麗，痛苦地思考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時他們等到了玲玲和麗麗，似乎在玲玲叫出什麼之後，就被一道驚人熱流帶走了所有的意識，什麼也不記得了。



等清醒過來以後，他們已經來到了這裡，而玲玲和麗麗卻靜靜地



躺在床上，似乎再次進入永久沉睡的狀態。



他們還查過了黑暗協會的記錄，卻只能查到他們自己擊敗了殭屍女皇，其中過程卻被黑暗協會徹底的封鎖了起來。



「不需要在意，儘管去得到，即使傷心也不用後悔，命運會讓你得到你本應得到的。」



陰白龍突然緩緩地說出了當年離家之時，大長老告訴他們的話。



之後再也沒有說什麼的陰白龍，直接從床上抱起了玲玲的軀體。



陰白龍緩緩地插入玲玲的體內，意想不到的熟悉感，陰白龍不禁懷疑他是不是和玲玲曾經在一起過嗎？？



這問題陰白龍自己沒辦法回答，他所能做的就是用玲玲的美妙軀體，來喚醒那似乎存在的記憶。



另一邊的陽青龍則抱起了麗麗，讓她胯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用雙手去撫摸這具軀體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細微的地方。



雖然這具永遠冰冷的軀體不可能因為他的撫摸而熱情起來，



但是陽青龍卻在永恆冰冷中感受到一種另類的意志。



他卻沒有辦法記起那到底是什麼，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身體來感受麗麗那冰冷的軀體能給自己帶來什麼。



激烈的運動，讓他們自願忘記了理智的存在，將身體交給了本能。



忘我的陰白龍隨手將玲玲戴著塞口球的頭拿了下來，掛在了半空的繩索上。



更激動的陽青龍拔下了麗麗的頭用小刀釘在桌子上，自己卻抱著插有桃木符的軀體在快活著。





（殭屍女皇）





他們狂歡很久很久，讓玲玲麗麗的交合也到達最高峰，達到那屬於冰冷的激情。



當他們一起沉睡在疲倦中，跪在地上的玲玲和麗麗突然動了起來，雖然她們的頭依然放在桌子上，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到她們的活動能力。



捆綁在她們身上的強化繩索，無聲無息地斷了，能束縛著殭屍女皇的只有隱藏在心靈中的繩索。



捧起屬於自己的頭，再次按在了自己赤裸裸的身體上，這已經是非常習慣的事。



唯一不同的是，麗麗從自己的脖子裡面拔走了那根自我封鎖的桃木符。



「他們已經知道了，卻還沒有想起我們。」玲玲坐在陰白龍的床邊凝視著陰白龍的臉。



「那要看命運願不願意了。」說著，麗麗輕輕地在陽青龍的臉留下了一吻。



簡簡單單地留下一封書信以後，玲玲和麗麗走進了這個房間裡間，裡面放著屬於她們的東西。



寒鐵鎖鏈和玄陰棺木，她們一直以來的安眠之處，當然還有陪伴她們一起渡過千年時光的少女封印者。



從中間對折起來的兩條寒鐵鏈，套在玲玲與麗麗的脖子上，用一把巨大的老式寒鐵鎖鎖住。



寒鐵鏈的剩餘部分平行地垂在她們的胸前，鏈子的兩端掛著兩隻同樣大小的寒鐵手銬。



鎖上以後，將她們的雙手固定在胸前。



接著一副結實沉重的寒鐵腳銬固定在玲玲和麗麗的腳踝上，雙腳在腳銬的拘束下不能再邁出一點腳步。



還有更多的精細寒鐵鏈子在她們身上纏繞了一圈又一圈，將玲玲和麗麗結結實實地固定起來。



玲玲和麗麗相互看了一眼，她們已經明白，什麼也不需要再說。



黃符貼在她們的嘴上，封住了她們的眼睛。



最後，一共八位少女封印者將她們安放在古老的玄陰棺木裡面，放在佈滿棺木內側的玄陰木釘上面，蓋上了棺蓋。



數以百計的木釘從四面八方刺入了玲玲和麗麗的軀體裡面，將她們禁錮在玄陰棺木裡面直到下一次的離開。



對於她們來說，這在很早以前就已經習慣了。



八位少女封印者合力抬著兩具棺木，在手執白幡的引導者帶領下，離開了黑暗協會回到了那永恆的陵墓之中。



在無盡的黑夜中，響起了哀怨的樂聲，殭屍女皇沉睡在古老的棺木告別了這一次的黑暗戰爭。



當陰白龍和陽白龍從沉睡中清醒過來時，他們再也看不到玲玲和麗麗的身影，只能感受到那殘存的冰冷芳香。



他們現在唯一的感覺就是失落，說不出的失落，這時的他們只能打開那留下的信。



簡簡單單的信，簡簡單單的字，簡簡單單的心。



沉默，寂靜地沉默，莫名的傷感帶走了一切的聲音。



空無一人的房間裡，只留下了一張飄落的信紙。



千載的時光，卻難悔當初！！



之後，陰陽雙龍也告別了黑暗戰爭，他們開始尋找永生的奧秘。



即使是亡靈的永生，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已經想起了十世前的那一份冰冷之愛。



那次他們放手了，這次他們再也不會放手了。



故事到這裡就靜止下來了，直到足足一百年之後，永恆的殭屍女皇才再次離開永恆陵墓，出現在那次的黑暗戰爭之中。



不同的是，和她們在一起的還有兩位永恆的時間流放者。



黑暗戰爭，一場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戰爭，也是一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戰爭，不管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大還是小。



卡泰娜、米麗娜，是兩個不同人，也是同一個人，她們存在的原因就是為了把對方殺死。






第五章









黑暗戰爭，一場波及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戰爭，長達整整五年的時間，戰鬥會開始在任何一天內，任何一小時裡，任何一分鐘中開始。



雖然裡面曾經有過不少溫馨的，但更多的是無比的殘酷。



血，永遠的主旋律。



吉塔娜和美琳娜，她們之間唯一所能交流的就是戰鬥，不死不休的戰鬥。



從黑暗戰爭的第一天開始，她們每一次的相遇就是戰鬥，從戰鬥開始，也在戰鬥中結束。



沒有人知道她們是為了什麼原因而不斷的戰鬥著，連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在這場黑暗戰爭開始之前，知道的人已經死了，莫名其妙的死

了。



不過這已經無關重要了，因為還有五個小時，這場黑暗戰爭就結束了。



她們必須在最後的五個小時裡面把對方解決，這就是她們的宿命。



戰場很空曠，沒有任何可以隱藏和躲避的地方，這裡唯一可以進行的就是極限死鬥。



兩把刀揮動的速度都很快，可惜沒有用。



在長達五年的交鋒裡面，她們已經將對方的每一招每一式都記憶在心中，閉著眼睛也能輕易破解閃避。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了，首先堅持不住的是刀，兩人手中的刀。在數十次激烈的碰撞後，一起斷成了兩截。



突然而來的變故，令戰鬥停頓了一下。



在短暫的停頓後，美琳娜首先鬆開了手中的刀，反手抽出了兩把扇刃，一展一揮，削向吉塔娜的小腹。



一步，一步半，在剎那間，吉塔娜借回刀之勢後退一步半後，揮斷刀再斬。



即使刀斷了，但依然是刀，依然能殺人。



讓美琳娜想不到的是，斷刀在吉塔娜的手上，比原來變得更加靈活，更加不可捉摸。



簡簡單單的直劈，會突然在揮動的過程中，變成了直刺。



如果不是反應夠快，美琳娜的手臂上就不僅僅只有一條血痕了。



不過，這條血痕的出現，卻讓美琳娜看到了機會，等待以久的扇刃擊斷吉塔娜的幾根肋骨。



硬是以小傷換大傷的方法，奪回了優勢。



即使是精神異常堅忍的吉塔娜，折斷肋骨活動瞬間的劇痛還是讓她的攻勢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停頓。



就是這一個小小的停頓，兩人的攻守立時逆轉。



見勢不妙的吉塔娜立刻放棄了手中的斷刀，抽出身上的匕首，將戰鬥拉回到均勢的狀態。



或許是因為時間在流失，或許是手中武器的關係，兩人之間的戰鬥漸漸地進入了更為激烈的階段。



身上的小傷口越來越多了，她們已經不在乎無關緊要的小傷口，只要不影響戰鬥力，不會有致命危險就足夠了。



扇刃與匕首的交鋒速度越來越快了，將身體能力推向極限的吉塔娜和美琳娜不想停，不可能停，也停不下來了。



一招一式的運用已經不再經過腦的思考，而是以純粹的本能反應來判斷。



更多更多的傷口出現在她們的身上，卻因為迫到極限的肌肉而沒有再流出一滴鮮血。



到了這一刻，一切招式的變化，戰鬥力的運用，已經不再是決定這場戰鬥的勝負關鍵了。



她們拼的是鬥心、忍耐、精神，誰堅持不下去，誰就會徹底的崩潰。



當戰鬥至超越極限的剎那間，吉塔娜的動作突然慢了小小的一拍，臉上出現輕微的痛苦，是折斷的肋骨在發作嗎？？



美琳娜不願意放過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手中的扇刃一合直刺吉塔娜的咽喉。



讓美琳娜驚訝的是志在必得的一擊失敗了，徹底的失敗了，這一擊落在了吉塔娜的肩膀上，削開了一道近乎無關緊要的傷口。



直到手骨骨折的痛楚傳入腦神經時，才令美琳娜知道那一擊為什麼會失敗。



原來在那一刻吉塔娜丟棄了手中的匕首，雙手傾盡全力打斷了美琳娜的手骨，令避之不及的一擊偏離了原來的軌跡，成功捉住絕望中的一線生機，成功的壓制美琳娜。



為求脫身的美琳娜也放棄左手上的扇刃，用完好的左手傾盡全力打在了吉塔娜的肋骨傷處。



痛上加痛的吉塔娜被刺激到發起狠來，雙手直接扣在美琳娜的鎖骨上，然後一記頭槌撞在了美琳娜的額頭上。



就是這一下，決定了這場戰鬥的結果。



處於眩暈狀態的美琳娜戰鬥力大減，被發狂的吉塔娜打斷了四肢關節。



她倒在地上，再也不能站起來了，等待著她的將是殘暴的處決。



三個小時可以做什麼，可以睡一個短短的午覺，可以看一部電影，也可以將一個人活活玩死。



在這場黑暗戰爭的最後三個小時裡面，吉塔娜治好了身上的傷口，站在美琳娜的面前。



坐在床上的美琳娜想掙扎但是四肢關節被折斷，再加上全身被繩子緊緊地捆綁著。



手中沒有拿著任何東西面無表情的吉塔娜全神貫注地看著坐在面前的美琳娜，心裡的怪異感覺她不能說，不會說，也不知道怎麼去說。



她不知道那種怪異的感覺到底是什麼，這或許是因為她忘了過去，忘記了那個在黑暗戰爭開始之前的自己是怎樣的自己。



自己能做什麼，或者說現在應該做什麼。



似乎觸動了某些殘存記憶的吉塔娜突然狠狠一巴掌抽在了美琳娜的臉上，她自言自語的說著誰也不明白的話。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妳要戰鬥呢？？在一起不是很好嗎？？」



美琳娜沒有回答這個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問題，因為她不能回答，也沒有能力去回答。



美琳娜從誕生的一刻開始，就沒有了說話的能力。



「妳為什麼不回答，為什麼不回答，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吉塔娜像似發了瘋一樣，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的抽在了美琳娜的臉上。



直到美琳娜的臉紅了，可惜這不是害羞的紅，反而是痛苦的紅。



瘋狂迷惑在自我的思想中的吉塔娜，她突然整個人趴在了美琳娜的身上，狠狠地一口咬在美琳娜的肩膀上。



撕咬的劇痛讓美琳娜發出了一陣奇怪的慘叫，只因為吉塔娜在她的身上咬下一小塊肉，鮮血不斷從咬開的傷口中流出來，讓瘋狂的吉塔娜不停地用舌頭品嚐著。



鮮血的香味讓她想起了更多在不情願下被忘記的東西，卻依然想不起最主要的東西。



極度渴望，讓她情不自禁地一口接一口的咬下去，去品嚐那鮮血的芳香。



一次接一次的劇痛讓美琳娜從慘叫到忍耐，再到麻木，最後是快感。



原來血液一點一點的流失，真的很快樂，為什麼以前不知道呢？？



不知道是第幾次，吉塔娜沒去數，美琳娜也沒去計，直到她咬在她脖子上那一下。



吉塔娜哭了，趴在美琳娜的身上哭了起來。



「原來我就是妳！！真是好笑！！」



人到了瀕死的邊緣，就會想起很多的事情，包括那些已經被忘記的。



美琳娜直到這一刻才想了自己原來是會說話的，只不過被外力強行遺忘了。



可惜記起來了，自己也快離開了這個世界。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現在想起！！！！！！！」



不斷在哭地吉塔娜突然平靜下來，輕輕地從地上拾起一塊被她自己咬開的肉塊，放入嘴裡強行地吞下去。



「很苦，原來真的很苦。」



在還沒擁有時就已經失去的滋味真的很苦，可是再苦也要吞下去，因為這是屬於自己的東西。



「其實妳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已經選擇這樣做！！」



兩人之間的對話到這裡就結束了，之後的就是一片無言的沉默。



黑暗戰爭結束前最後的一個小時，協會的工作人員來到了這個空無一人的房間裡面，為這具豎立在房間裡面的鐵處女纏上鐵鏈，將走入裡面的她們永遠的封鎖在這具鋼鐵棺材裡面。



沒人會打開它，也沒人願意打開它，因為轉動的鐵釘早已經將兩人擁抱著的身體絞成了混合在一起的血腥肉末。



出於一種莫名的理解，這具鐵處女沒有被拍賣，也沒有被安放在黑暗戰士的陵園之內，而是安放在一處不知名的小墓地裡面，因為那裡曾經是她們的出生地。



當沉重而古老的鐘聲響徹了整個世界以後，這場黑暗戰爭結束了。



我看著放在桌子上的日記本，這本記錄無數故事的日記本已經寫到了最後一頁。



和二十五年前一樣的是，這一刻已經沒有東西可以翻出來說了。因為不需要，一切的仇恨與不平都已經被黑暗戰爭所洗乾淨。



『黑暗戰爭，從來就沒有光明過。』



放下了筆，我轉過身來看著安靜的菲麗西亞，在早晨的陽光下，她似乎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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